
烟台故事

2023.12.16星期六
责编/卞增年 美编/鲁璐 文检/孙小华A08 烟台街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罗大佑曾经写过一首歌《童年》：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
的童年……”很喜欢这种带着淡淡感伤
的旋律，每一次听这首歌，都让我沉浸
在对童年的回忆中。

童年的时光是游戏的时光，是在
游戏中长大的时光。每个人的童年
都离不了玩具与游戏。只不过，我们
的游戏与玩具，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
制，多数都是DIY（自己动手制作）的
成果。

小时候，商店卖的玩具极少，即使
有也没钱买。但是爱玩游戏是每个孩
子的天性，也许正是因为那时的贫乏，
更激发了孩童的创造力，就地取材，什
么样的游戏都能创造出来，什么样的
东西都能用来改造加工成手中的玩
具。童年的物质生活也许是贫乏的，
但那种寻求快乐的心不可阻挡，那种
创造力也就是无穷的，所以童年的精
神世界从来没有寂寞过。

有的游戏道具随手就可以拿来用，
比如石子、树枝树叶、各种规格的纸张
等，甚至连各种废弃物，都可以制作成
玩具。就看你有没有丰富的想象力，随
时随地都有取之不尽的东西，供你赋予
它玩具的属性，虽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
了，却像是有一股魔力吸引着你。

就说树枝吧。下课了，我们纷纷从
桌子底下拿出一把枝条做成的小棍，一
个人攥着整把小棍竖直地立在桌子中
央，倏地松开，小棍儿就层层叠叠地落
在桌子上，每个人按照顺序极小心地去
挑动小棍，如果能拿走一根小棍儿而别
的小棍丝毫不动，那你就有一根小棍在
手了，最后谁的小棍最多，谁就赢了。

与此类似的游戏还有抓石子，又叫
拾子。握一把石子在手心，轻轻向上抛
起，迅即把手背翻过来向上，让从空中
落下的石子尽可能多地落在手背上，然
后再抛起，再手心接，之后手执一子，让
其它的石子落在地上，将手中的一子向
空中高高抛起，根据不同的规则，待其
未落时尽快抓起地上的一子或数子。
或如小鸡啄食一般，拇指和食指一起轻
巧地从众多的石子中捏起一粒，或是
手掌迅速地斜放于地面，呈一个扇面
滑过，抓起尽可能多的石子，然后再让
掌心朝上，接住从空中落下的那一粒
石子，听它与手心的石子相互撞击，发
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全靠眼明手快。
有的时候，抓子儿用的道具则是四块猪
蹄子上那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小骨头，游
戏的名字也改做是“拾把骨”。现在我
知道了，这个游戏是相当古老的，在明
朝的时候就有记载，《帝京景物略·春
场》里说：“是月也，女妇闲，手五丸，且
掷拾且承，曰抓子。”

更能显现我们创造力的，是一张普
通的纸就能花样百出，玩法层出不穷。
折纸飞机、叠纸船、叠青蛙就不说了，纸
炮你听说过吗？把一张纸折好，使劲往
下一甩，就会发出类似鞭炮的声音。还
有一种我们称之为“东南西北”的纸游
戏，用它甚至还可以占卜算命。把纸折

好之后，可以套在四个手指头上，可以
灵活地打开、合上，外面分别写上东南
西北四个字，里面事先写好各种问题的
答案，下课之后，就可以邀请同学来加
入东南西北的游戏，玩得有模有样，给
同学算起命煞有介事。还有世界上最
简单的枪——用纸折叠成的纸手枪，正
宗的驳壳枪或者左轮手枪样式，枪筒上
还可以加上准星。

小时候，我们还有一样经常玩且非
常有趣的玩具，那便是陀螺。陀螺大多
都是自制的，做起来也比较简单，锯一
截手臂粗圆柱形木料，硬木最好，根据
木材的粗细，陀螺可大可小，用刀削成
圆锥形，在锥尖处打进一粒钢珠，这就
制成了陀螺。做陀螺可是个精细活、手
艺活。下面的尖削得差不多的时候便
要开始反复试验，看钢珠在不在正中，
陀螺的结构是否合理。尖偏，陀螺旋转
慢或者无法旋转；头沉，陀螺摇摆，无
法定在一个位置旋转。一个好的陀螺
需要不断地实验，不断地修饰。

玩陀螺是要用鞭的，用鞭绳把陀螺
紧紧缠起来，一直缠到鞭底，稳稳地放
在地上，猛地一拉，陀螺就启动了，紧
跟着再猛抽上几鞭，陀螺就可以稳稳地
转起来了。通过不停地抽打，给陀螺增
加动力，保证它一直能旋转下去。

小伙伴们通常在一块玩，想方设法
把陀螺玩出新套路新花样。首先是陀
螺与陀螺互碰，看看谁的更结实。两个
人分别启动陀螺，加速，并有意识地使
各自的陀螺向一块凑，然后各自猛地一
鞭，两个陀螺就会“啪”地一下碰在一
起，如果分不出高下，就继续碰下去，直
到将一方碰倒在地上不转为止。其次
是比赛陀螺旋转时间长短。同时启动，
看谁的转得时间长，谁的先翻倒或停
下，谁为败方。

童年还有一种自制玩具，让我难
忘，那就是火柴枪。火柴枪是一种以火
柴棍儿为“子弹”，可以发出响声的玩具
枪。它是用十节左右的自行车链条，一
节节拆开并列串在一起做枪管，其中前
两节用自行车的辐条帽固定成一体，用
八号铁条做出枪身及撞针，用猴皮筋固
定扳机，拉紧撞针当作撞击火药的动
力。击发时将火柴头上的火药塞入枪
管前端的辐条帽里，扣动扳机，随着

“啪”地一声炸响，火柴梗飞了出去，枪
管里冒出一股浓浓的火药香味，闻起来
很是享受。

童年的游戏展示着儿时的力量，展
示着儿时的技巧，展示着儿时的幻想，
充满着快乐，充满着幸福，充满着向
往。因有了这些游戏的相伴，儿时何曾
知道贫穷是什么？寂寞是什么？哪一
次不是玩到天黑在大人们的找寻声中
带着一头大汗回到家中？哪一次不是
带着甜甜的笑在梦中睡去？

不知不觉，时光划过童年，而满是
黑白画面的游戏，现在只成了金色温馨
的记忆。那一份真，那一份纯，无论何
时想起都是弥足珍贵，如一坛陈年的佳
酿，愈久愈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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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牟平区王格庄镇，早年间曾流传
过这样两句顺口溜：“大河东的鸡会读
书，后松椒的狗会两手。”若要追溯这句
话的由来，那就要说说大河东村的清朝
举人王明萼，以及后松椒村王文兰兄弟
的大刀会，就可从中找到答案了。

王明萼辞官返乡办义学

大河东村位于镇驻地东南，松山脚
下。据《牟平区志》记载，清中期，王姓
由本乡白泊迁此定居，因地处乳山河东
岸，得名大河东。查阅《王氏宗族谱》及
有关记载，其家族系周灵王太子姬晋后
裔，姬晋改王姓，至秦汉时成琅琊王氏。

大河东王氏自古就是书香门第，说
“大河东的鸡会读书”，指的就是大河东
村王氏家族书香味浓厚，才俊辈出，其
中最有名气的当属王明萼及其侄子王
元 。王明萼咸丰辛酉（1861）考中举
人，王元 先后考取秀才、举人和进士。

王明萼二十四岁应童试得中秀才，
三十二岁时参加乡试高中举人，被差遣
到江苏任闲职。他借此机会束装远游，
足迹遍及金陵、姑苏、黄山、九华山等江
南名胜。光绪七年（1881），王明萼辞
掉官职，请假返乡省墓。他此时的心
情，通过其诗歌《归田即事》表达了出
来：“樗材散见弃，所遇尤潦倒。宦海浩
无涯，抽身急头调。长歌归去来，誓墓
以终老。”至于其号“半瓠散人”的由来，
其诗《半瓠散人行窝》阐释得较为清楚：

“大瓠剖为瓢，濩落无所容。我分瓢之
半，弃置将母同。樗栎称散材，搜采有
谁从。我署散人衔，优游以老终。瓠瓜
不能系，去来无定踪。独于辋川墅，甘
留作寓公。”

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黄庵山
仪凤岗的左下方选择了一块风景优美
的地方，建起了小巧精致的仪凤庄，在
此休闲养身，著书立说。这期间，王明
萼完成了清光绪刻本《瓣香斋诗钞六
卷》。此书前五卷，多记其游览名山大
川时所见所闻；末一卷，多吟咏仪凤庄
之秀美景物。王明萼善古律，“凡遇名
区盛地，月夕花晨，无不吟咏流连。又
或写其心之所甚喜，鸣其意之所不平，
发扬蹈厉，不能自已”。

王明萼“居乡多善举，施药发粟，周
济困乏，凡乡里所求无弗应”。他还出
资筹办义学，校址为王氏祠堂，坐落于
村子东侧，正房1栋5间，东西厢各1栋
3间，村中王姓适龄孩童均可免费入学
读书，村子上空经年飘荡着琅琅的读书
声。如此一来，周边村庄的人多有艳
羡，“大河东的鸡会读书”便由此流传开
来。王明萼享寿七十有六，善终。

王文兰成立松椒大刀会

王格庄镇后松椒村位于镇驻地南，
据《牟平区志》记载，明初王姓由王格庄
村迁此居住，以村北有松椒山而得名后
松椒。后松椒村王姓自古尚武，人们曾

用“后松椒的狗会两手”来形容王姓习
武风气之盛，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王文
兰、王文花兄弟领导的大刀会。

据《烟台市牟平区军事志》和1991
版《牟平县志》记载：1926年秋，下费格
庄、清泉埠、四甲、磨山、松椒大刀会先后
成立，1928年联合起来后称松椒大刀
会，王文兰、王文花弟兄俩为松椒大刀会
首领。他们带领大刀会劫富济贫，除暴
安良，堪称行侠仗义的乱世英雄。同年，
松椒大刀会剿灭危害百姓的土匪李奎
五、郑彭夫部，策应段成斋、于福贵、于从
甲等，为抗捐税实行大量“推兵”。

王文兰、王文花经常带领大刀会
抗粮抗捐，让国民党牟平政府恨之入
骨，必欲消灭而后快。1929年农历2
月20日是警奇院（今乳山市崖子镇地
口村河南）赶庙会的日子。国民党驻
牟平的杂牌部队团长赵连璧，率一个
团的兵力，欲乘后松椒村大刀会大多
成员都去赶庙会之机，予以集中消
灭。王文兰得到消息，集合了一百多
个大刀会会员，在崖子镇崮头村南绵
羊泊，与数以千计、武器精良的赵连璧
部展开了一场大战。尽管大战伊始手
持大刀长矛的大刀会会员武艺高强英
勇无比，接连砍死砍伤多名来敌，杀得
赵军连连败退，但当赵连璧收缩兵力，
改用枪炮远程射击后，大刀会立即被
打死打伤七八个人，王文兰不敢恋战，
只得撤出战斗，解散队伍。

1935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胶
东特委发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
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一一·
四”暴动。暴动分东西两线，牟平属西
线，暴动地点选在大刀会头领王文兰
所在的牟平七区后松椒村，司令部设
在村东一个小商铺里。王文兰得知地
下党要发起暴动，不仅用大刀会本部
的钱粮给予资助，还在深夜潜入一些
大户人家，强令为富不仁者交出钱粮
物资，再把所得钱粮物资直接或间接
交给地下党，松椒大刀会成员全部参
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此次暴动。

王文兰领导的大刀会对国民党牟
平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县政府经常派
人捉拿王文兰。

1936年 2月的一天，后松椒村村
长王来田探知王文兰夜间要到本村王
保柱家有事，就到县衙请来十几个官
兵，化装成便衣，深夜摸进村里，把王
保柱家团团围住。官兵又开枪又喊话
叫王文兰出来伏绑，王文兰怕伤及王
保柱夫妇，让他们找安全地方躲避，自
己向外射击。官兵不敢从正门向里
冲，爬上屋顶扒了个窟窿，往下扔手榴
弹。王文兰见冲不出去，又不甘落于
敌手，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

其兄王文花闻讯逃走，从此浪迹
东北，隐姓埋名，直至牟平解放，王文
花才得以回乡，1959年因病去世。打
那时开始，随着天下太平、社会稳定，
他们村的习武之风日趋落寞，“后松椒
的狗会两手”的习武盛况看不到了。


